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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问题让他下台

这次难倒勒文的，是租房问题。瑞典实行
严格的租房价格管控，房租价格由“租户联合
会”与房东进行集体谈判、参考房价设定，避免
大城市房租价格过高。这一政策虽然对租户有
利，但也带来一些弊端，容易挫伤新建住宅积
极性，反过来导致租房更加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勒文政府想让新建公
寓租金市场化，借此刺激新建住宅投资。该计
划遭到瑞典极右翼政党民主党、中右翼温和联
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反对，这几个党派对他
投下了不信任投票。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瑞典的党派结构。勒文
领导的是一个中左翼政府，2018年9月瑞典举
行议会选举，勒文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环境党
和左翼党组成的中左翼阵营获得40 . 6%的选
票，以微弱优势击败中右翼阵营，社会民主党
与环境党组建少数派政府，在议会拥有116
席，在总共349席的议会中约占三分之一。当
时为了组阁，勒文表示将坚持“跨阵营”寻求更
多党派的支持以组建政府，但绝对不会与极右
翼民主党合作。历经激烈的跨阵营谈判后，中
央党和自由党因为反对极右翼政党，决定支持
勒文。

在这次“租房危机”前，左翼党一直支持执
政联盟，再加上两个中间政党的支持，执政得
以延续。而这次勒文被罢免，就是因为左翼党
不再支持勒文，与反对派阵营一同投下了对勒
文的不信任票。

从工厂焊工到首相

今年63岁的勒文，在欧洲也是一个特殊
的存在。他领导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属于传统左
翼政党。法新社报道称，近年来，这派政党在欧
洲式微，欧盟27国中只有6个国家还是传统左
翼政府。

不同于欧洲很多政治家的名校名门出身，
勒文当过工人，来自工会。他1957年出生在瑞
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生父在他出生前就已去
世，生母是一位贫穷的单亲妈妈。勒文10个月
大时就被生母送到距斯德哥尔摩500公里外
的索莱夫特奥，收养他的是一个工人家庭，养
父是工厂的工人。按照当时的收养协议，如果
他的生母以后有能力，可以重新获得孩子的监
护权，但她再也没有回来。

勒文小时候，养母热衷于参加社会民主党
在当地的妇女俱乐部，这或许为勒文日后从政
埋下了伏笔。勒文13岁时就加入社会民主党。
他曾在瑞典于默奥大学学习社工专业，但上了
一年半就辍学了。服完兵役后，勒文到瑞典小
城恩舍尔兹维克的海格隆德兵工厂当了一名
焊接工，一干就是15年。但也是在工厂，勒文
开启了政治生涯，于1981年加入五金工人联
合会，后来成为工会委员会成员。

1995年，勒文进入瑞典五金工会总部。
2002年，他当选为工会副主席，2005年又成为
新成立的工会组织IF Metall的首位主席，还
曾担任北欧五金工会主席等职。2012年1月，
原社会民主党主席赫坎·朱霍尔特辞职，勒文
当时就被认为是“接班人”。此后，他在党内投
票中正式当选社会民主党主席。

2014年，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中左翼联
盟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勒文最终组建政府出任
首相。但他从一开始就需要与其他政见不同的
党派合作，组成多数派政府。这次勒文虽然被
右翼阵营投了不信任票，但他之前还被指为了
维持执政稳定而“偏向右翼”。

实际上，勒文面临左右摇摆的困局早在
2018年就显露出来，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被罢
免。2018年9月，瑞典举行议会选举，新议会对
勒文进行了不信任投票，他在执政4年后被罢
免，但议长提名的新首相人选也遭到议会否
决。2019年1月，瑞典议会投票决定勒文是否
能再次当选首相，他最终因反对票未过半而得
以连任。但在这次连任任期中，勒文还没执政
满4年就又遭到罢免，不知道陷入政治危机的
他，还能否像三年前那样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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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加拿大屡屡被曝光原住民悲剧事件。5月
底，加拿大坎卢普斯市一所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
发现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在加拿大全国引发愤怒。6
月24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一所原住民学校旧址
附近又发现数百座无任何标记的坟墓。6月是加拿大
的“原住民历史月”，这两起悲剧揭开了加拿大少数族
裔饱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黑暗历史，引发对加拿大人
权问题的高度关注。

6月15日，十几名不打算谋求连任的加拿大议员在
议会发表不再竞选连任的声明。来自加拿大西北部努
纳武特地区的议员穆米拉克·卡卡克当天宣布，由于加
拿大议会存在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她将不再竞选连任。

27岁的卡卡克来自加拿大新民主党，她说，自己在
议会亲耳听到太多标榜种族和解、包容和多元的演讲，
但最后事实证明那都是些漂亮话。她说，加拿大是一个
建立在对原住民的压迫之上的国家，历史上“沾满了

（原住民的）鲜血”。
“像我这样的人不属于联邦机构。”她在众议院说，

“现实情况是，这个机构、这个国家是在找原住民麻烦、
对他们造成创伤、让他们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建立的。”

卡卡克说，自从2019年首次当选议员以来，在国会
的经历从未让她有自豪感。“作为一个原住民、一个因
纽特人，一名加拿大女性，我从未因为是一名加拿大人
而感到自豪。”她说。“每当我因发表讲话而走上众议院
的讲台时，我走的每一步都在提醒我，我不属于这里；
我迈出的每一步都不属于这里。我从未感到安全或受
到保护，尤其是在众议院。”卡卡克说，令人难以置信的
是，在议会大厦走廊上，身后慢跑的男安保人员竟然

“差点把手放在我身上”，让她“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倍
感屈辱”。

敢于说出这番话的卡卡克，正是加拿大的少数族
裔。早在两年前当选议员时，她就关注加拿大的种族歧
视问题。2019年卡卡克当选议员时说：“历史和系统性
种族歧视是活生生存在的，让人们了解和关注到这一
点非常重要，希望我可以站在那里说出这样的话。我不
知道以前有没有议员说过这些。”

在成为议员前，今年27岁的卡卡克是一名活动家
和公共演说家。当选议员前，她在社区组织和非营利组
织工作过。2017年，她在众议院发表演讲时说道：“我们
所要的只是基本人权，能有力量做出改变的领导人在
哪里？”

2019年，加拿大新民主党邀请卡卡克代表该党参选。新民主党是加拿大
目前的反对党，对少数族裔和多元文化比较尊重。了解该党的主张、与母亲
交流过之后，卡卡克决定参选。“他们认为我是合适的人选，现在我当选了，
看来我确实合适。”她在当选后说。

卡卡克当选议员时才25岁，而努纳武特地区的人口平均年龄是24 . 7岁，
这或许也是她当选的一个有利条件——— 在一个年轻的地方，需要听到年轻
人的声音。据媒体报道，努纳武特地区约有3 . 6万人口，其中约84%是因纽特
人。在2011年到2019年间，这里的人口增长率是加拿大各地区中最高的，但
那里却面临着年轻人自杀率高、住房供应少、食品价格高涨等问题，这也是
卡卡克面对的难题。

议员工作让卡卡克见到了很多努纳武特当地居民的挣扎。去年底，在完
成一次为期三周的住房问题调查后，她由于“极度疲劳、抑郁和焦虑”，遵医
嘱休假两个月。她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这样谈及自己在
调查时看到的问题，“我无法估计到底有多少因纽特人在生活中苦苦挣
扎……但是这个国家的其他人对因纽特人的挣扎熟视无睹。”

她还表示，努纳武特地区的自杀率和犯罪率高，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
当年殖民主义和寄宿学校的历史。加拿大联邦成立后，逐步设立原住民儿童
寄宿学校制度，试图强制“同化”原住民。2015年，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至少有15万原住民
儿童被强制送入寄宿学校。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儿童进行残酷虐待，至少有
3200名儿童被虐待致死。

此番卸任议员，卡卡克说，她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不再快乐，她想去寻找
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自己的激情所在。“我才27岁，但我感觉时间仿佛不够
用。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东西要学、要经历，这些都不在议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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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瑞典政坛遭遇一场危机：瑞典议会对首相勒文进行不信任投票，超过半数
议员投票反对勒文继续担任首相。勒文成为瑞典首位在任期内遭不信任投票罢免的首
相，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解散政府，由议长提名新首相人选；要么宣布在3个月内举行
议会选举。勒文当天表示，“瑞典正面临非常困难的政治局面”，这句话或许同样适用于
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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